
1

2021年第25期新闻稿：卡拉沃沃精神将驱散门罗主义
的恶臭
 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zh/newsletterissue/25-boliwaer-geming/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zh/newsletterissue/25-boliwaer-gemin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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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卡拉沃沃战役》卡尔·阿贝洛（委内瑞拉Utopix摄影）作于2021年

 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本周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从委内瑞拉的卡拉沃沃州向您问好。

二百年前的1821年6月24日，西蒙·玻利瓦尔率部在卡拉沃沃战役中击溃了西班牙保皇军，此地位于
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以西数公里。五天后，玻利瓦尔胜利挺进加拉加斯，而西班牙在卡塔赫纳和卡贝略
港的堡垒也被这位“解放者”的军队占领，西班牙人想要卷土重来已是痴人说梦。人民在库库塔召开
议会，起草新宪法，选举玻利瓦尔为总统。

成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（现为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）元首的玻利瓦尔没有停下脚步。他策马扬鞭，南
下基多，最终于1822年5月24日在皮钦查战役中全歼此地的西班牙残军。虽然西班牙势力在两年后才
被逐出西半球，但这一趋势已不可阻挡。卡拉沃沃战役打击了西班牙君主的帝国主义气焰。

西班牙君主失去了对美洲的控制权，但新的威胁随之而来。1823年12月2日，美国总统詹姆斯·门罗
告知国会，美洲已不再是欧洲老牌强国的势力范围。但门罗主义并未表示大哥伦比亚等美洲各国拥有
主权，而是意味着，美利坚合众国在西半球可以替代老牌帝国势力的作用，这一趋势随着美国军事技
术的提升愈加清晰。门罗主义的企图在两方面暴露无遗：首先是美国武装部队在整个美洲大陆的直接
干预行径，包括1833-1836年的秘鲁、1885年的危地马拉、1898年的古巴和波多黎各；其次是美国总
统西奥多·罗斯福在1904年对门罗主义的推论，其中一点便是美国有权在西半球充当“国际警察”，
这是罗斯福的原话。

 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
https://history.state.gov/milestones/1801-1829/monroe
https://history.state.gov/milestones/1899-1913/roosevelt-and-monroe-doctrin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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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土著民族》凯撒·莫斯克拉（委内瑞拉Utopix）作于2021年

 

玻利瓦尔对这一新威胁的本质洞若观火。1829年，他在给英国代办帕特里克·坎贝尔的信中写道，美国
“注定会以自由之名令美洲深陷苦难”。正因为此，1826年他呼吁在巴拿马召开泛美大会，以拟定政
治团结纲领。遗憾的是，前来参会的新生国家寥寥无几。地区团结仍是一个梦想，但这一梦想在恰当
的时候总是不乏践行者。

到了21世纪，乌戈·查韦斯担起了美洲地区团结的重任。理所当然地，他将委内瑞拉乃至拉丁美洲的
革命进程命名为玻利瓦尔革命。查韦斯说：“1810年至1830年的历史时期是南美民族事业的集中体现。

file:///Users/celinadellacroce/Downloads/Utopix.cc
http://www.historyisaweapon.com/defcon7/simon-bolivar-el-libertador-writings-of-simon-bolivar-david-bushnell-editor-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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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内部，并通过成立于2004年的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和南美洲国家联盟在整个区
域内将这一事业发扬光大。

自查韦斯1998年首次竞选获胜以来，美国就在处心积虑破坏玻利瓦尔革命进程。恶臭的门罗主义在美
国政策中无处不在，而卡拉沃沃精神鼓舞委内瑞拉人民奋起抵抗。美国怀恨在心，向委内瑞拉施加制
裁，明目张胆地用于颠覆玻利瓦尔主义，在疫情肆虐之际依旧不见收敛。去年，美国财政部将国际货
币基金组织施压，阻止委内瑞拉使用本国资金以及其他疫情应急资金。2021年4月到5月，委内瑞拉授
权瑞银集团向“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”即COVAX支付一千万美元，用于购买新冠疫苗。6月7
日，COVAX致信通知委内瑞拉政府，瑞银集团阻止了相关付款。银行真切感受到了美国政策的沉重
压力。

 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studies-2-sanctions-and-coronashock/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studies-2-sanctions-and-coronashock/
https://peoplesdispatch.org/2020/03/19/imf-refuses-aid-to-venezuela-in-the-midst-of-the-coronavirus-crisis/
https://twitter.com/jaarreaza/status/14030367792388628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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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亚诺洛斯人》瓦伦蒂诺·阿吉雷（委内瑞拉Utopix摄影）作于2021年

 

在威尔士举行的七国峰会上，美国、德国等七国政府就疫苗供应给出了敷衍的统一说辞。关于向全球
输送10亿剂新冠疫苗的承诺并没有具体实施方案。众所周知，七国会议做出的承诺很少兑现。联合国
秘书长安东尼奥·古特雷斯对所谓10亿剂疫苗的重大新闻提出质疑，他说：“这还不够，我们亟需一
个全球接种计划，”需要提高疫苗产量并组建“一个确保全球接种计划制定与执行的应急工作组。”

为此，来自亚非拉三大洲的三位重要人物合写了一篇文章，倡议疫苗国际主义。他们分别是印度喀拉
拉邦卫生部长K·K·沙伊拉贾、肯尼亚基苏木郡郡长阿尼扬·尼永奥、玻利维亚外交部长罗杰里奥·梅

https://www.un.org/sg/en/content/sg/press-encounter/2021-06-11/secretary-generals-virtual-press-conference-the-g7-summit-revis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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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。他们提出了三点建议：

豁免疫苗知识产权专利。1.
共享疫苗制作知识。2.
集体抵制知识产权保护壁垒。3.

第三点可以参考他们的原话，字里行间充满着卡拉沃沃精神：

取消知识产权保护壁垒的相关条款早已有之，比如世贸组织2001年的《多哈宣言》。然
而，由于担心某些政府的制裁和大型药企的报复，各国在行动上一直迟疑不决。我们建
议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，集体抵制知识产权保护壁垒，对当前通行的药企垄断模式形成
有力挑战。

当前，集体抵制行动有两大要点。首先，它彰显了“某些政府”的麻木不仁，对敢于打破《与贸易有
关的知识产权协议》（简称TRIPS协议）约束的国家施加制裁，该协议的最大受益者是大型药企；其
次，它大胆建议全球南方国家在本国内寻求法律途径，破除大型药企霸占共享知识的现状。这一最新
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倘若南方国家，特别是还债金额比医疗开支还高的25个国家能齐心协力组
建一个疫苗国际主义同盟，这一建议将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然而，由于历经60年的不结盟运动等地区和国际平台已大为削弱，如今这种具有广泛基础的地区团结
已很难实现。而加强地区主义正是查韦斯和玻利瓦尔运动谋求的计划。

 

https://www.unicef-irc.org/publications/1193-covid-19-looming-debt-crisis-protecting-transforming-social-spending-for-inclusive-recoveries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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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萨莫拉军团》凯撒·莫斯克拉（委内瑞拉）作于2021年

正如查韦斯所言，地区主义并非只是一种共同市场纲领以及为跨国企业、国家精英谋利益的体制。比
如欧盟的本质便是这样的地区主义。被文化理念束缚的地区主义也是难以充分发展的，这在泛阿拉伯
主义、泛亚洲主义中较为普遍。

跨国公司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我们有必要建立某种屏障，而单个国家可能无法树立屏障，因为它们承受
不了制裁和恐吓的打击。我们有必要建立更为广阔的平台，联合起各大洲内部，以及世界上不甘任由
七国集团或各大跨国公司作威作福的地区。这样的地区主义不单意味着某个大洲内一系列国家的联合，
它需要某些重要国家的政权由工农阶级掌控。沙伊拉贾、尼永奥、梅塔等三位慎重表示，只有群众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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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支持的政府才有胆魄挑战“某些政府”的权威与势力。

 

《社会主义公社》丹尼尔·杜克（委内瑞拉Utopix摄影）作于2021年

 

当玻利瓦尔在现今哥伦比亚的圣玛尔塔弥留之际，医生为他阅读法文报纸。他们读到了法国1830年七
月革命义士进军市政厅占领巴黎时唱响的一首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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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洲在远方关注我们，

为我们加油。

在美洲，共和国的星星之火

由玻利瓦尔点燃。

 

 

在委内瑞拉的公社里，在哥伦比亚的街道上，在印度的农民反抗中，在南非的棚户区里，卡拉沃沃的
记忆将继续点燃星星之火。

 

热忱的，

Vijay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dossier-41-india-agriculture/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dossier-10-the-homemade-politics-of-abahlali-basemjondolo-south-africas-shack-dweller-movemen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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